
原田雪溪禪師悟道的經驗 

／劉英孝譯 

 

  此刻，我想談談關於我的「自我」消失的經驗。首先，我想講一些關於我知

道一開始的方向就是正確的這件事。那是發生在當我和我的老師一起拔草的事。

那時，他問我：「你現在正在做什麼？」剎那間升起了一個自我的念頭。我想道：

「他可以看見我在做什麼，不是嗎？」這是稍後我所明瞭的，但是那時，因為我

的念頭已經升起了，我無法立刻回答：「我正在拔草。」這個自我的想法或念頭

之所以升起，是因為我的老師的問題是如此明白，而一剎那間念頭就來了：「他

可以清楚的看見我在拔草，所以在問題背後一定有什麼禪機，一種我無法回答我

正在拔草或正在做些什麼的機鋒。所以當我繼續拔草，許多念頭紛紛升起。我問

我自己，假如我說：「事實上我正在拔草。」那麼會發生什麼事？但是我知道假

如我這樣做的話，沒有什麼理由去說，事實上拔草可以被認為是一種拔草的行

為，那可能只是一種解釋而已。下一個升起的思想是：「假如我說了些什麼，難

道你不能看見我正在做什麼嗎？」即使我這樣回答，我自己仍然不能感到心安。

因為很多念頭升起，我當時甚至無法回答一個字。我的老師也不能幫助我。在那

個時候我所做的大部分結論是關於我正在拔草的事實，這是唯一的事實，我不能

在這外頭去找其他的事實。 

  那件事情發生之後，經過了很多次的禪修；有時候我學習只管打坐，其他的

時候我繼續坐禪觀呼吸，但是不論我一天坐禪多少次，甚至晚上不睡覺，在能修

的我與坐禪的所修之間的距離仍然一樣，一點點都沒有消除。我的心始終沒辦法

靜下來，不論我坐禪多少次，或者獨參多少次----這個情況持續了大約三年，我

生起了一種關於假如這種情況總是如此繼續存在的憂慮，所以我開始去找一個特

別的地方打坐，希望這樣能夠導致開悟。依我現在看來，那是很滑稽的，但是那

時候我是非常認真的。例如：我曾經爬到一棵松樹上，試著在樹枝上打坐，然而

因為我很害怕那個高度，所以不能真正的安坐下來。大約三十分鐘以後，我就爬

到樹下打坐了。這就像三毒的無明一樣，我真是愚痴；但是我仍然一再地持續這

種蠢事，甚至那時候我總是告訴我自己：「這實在是太愚笨了，你應該要做的不

就是平常一點嗎？」後來我就不這麼做了。我想，一個坐禪的人應該避免複雜與

困難的事情，並且將自己安住在一個平靜的狀態。從那時候開始，我在我的日常

生活中做了所有可能的努力，希望與每一件事情合而為一。我持續這樣做，但始

終不滿意。我現在回想起來，雖然我不能記得很清楚，有一天我不自覺的進入了

禪堂，我忘了坐禪與否，也忘了日夜，我處在一種狀態中，在這種狀態中，我甚

至沒有發覺到我是在坐禪，或是在禪堂之外。當時我所注意到或覺知到的第一件

事是有人在咳嗽，這是我第一次經驗到與緣為一。我可以用身心經驗到有咳嗽的

聲音，以及我與這個聲音是不二的。那是我第一次發覺到我正在禪堂裡面，而有

人坐在我的隔壁。我瞭解到我已經進入忘我的狀態了，但是，這個狀態仍然是一



個錯誤，雖然自我已經消失了！我當時意識到這件事，並且想「啊！這就是與緣

不二的狀態。」雖然那時候我證到與緣不二，也經驗到這個事實，但是我的自我

仍然像以前一樣存在，並且看著這個狀態。後來，漸漸的我開始瞭解，跟以前一

樣，我依舊有一個自我，這個自我正在感受或認知經驗。我開始問我自己那個經

驗與釋迦牟尼佛的一句話的關係：「天地與我為一，我與萬物為一。」或者，是

否我已經為生死找到了答案等等。明確的答案並沒有出現，就像從前一樣，我所

能說的是「我不知道」。事實是，在這種方式中，我的狀態雖然已經改變了，我

也去跟老師報告這件事，我得到的指示是：這個狀態仍然在半路上，而非最後的

目標，所以我必須將它丟開。從那個時候起我必須一再地生起「丟開他！丟開他」

的意識，然而我不間斷的坐禪，受盡辛勞與痛苦。 

  就這樣，幾個月之後，它發生了！有一天，我正在和一個禪修的朋友喝茶，

那時候他問我一句話：「現在佛法在哪裡？」剎那間，為了回答他的問題，我問

我自己：「對啊！在哪裡？」當我問我自己：「對啊！佛法在哪裡？」的剎那，所

有的事物消失了！這不像是一種經驗，也不是什麼東西消失，更不是什麼可以描

述為「唯」的事物，如果要說的話，它就像一種狀態，在這種狀態中，事實只是

作為事實而存在。這是說，那時候的事實與現在的狀態是完全一樣的。那個事實

與我出家之前，或受盡了辛勞與痛苦之後的現在，沒有什麼不同，完全一樣。因

為這個原因，所以我沒有去跟我的老師報告發生了什麼事情，或者我完成了什麼

事情。之後很長一段時間我也沒有說出來，它顯得如此平常，如此平凡。我完全

不覺得我完成了什麼事情，或者變得有什麼特別。後來由於我不斷的繼續長時間

的打坐，我病了。因此我必須與其他的朋友住到山裡面的寺廟療養，那時候我才

第一次告訴我的老師我的經驗。我的老師就在一個印證的文件上寫了幾句話： 

  牛已入群山之中 

    有豐沛之水可以汲飲 

    有草可吃 

     牛現今離諸群山 

      一會兒東   一會兒西 

 

*原田雪溪禪師，日本曹洞宗發心寺住持 


